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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须双双

2016 年 6 月 22 日 ，9 名 浦 东 援 藏 干

部——孙嘉丰、江臻宇、李荣、张裔、于春峰、

刘小松、孟岩、刘生金、朱华忠，结束3年的援

藏生活，从千里之外的江孜回到了上海。

三年前的 6月，作为浦东第一批包县制

援藏体制下的援藏工作团队，他们惜别亲人，

远赴江孜，并在那里为雪域高原注入现代化

发展的活力。

根据一份江孜小组所作的情况总结报

告，第七批援藏项目分为新农村建设、社会事

业、产业发展、人力资源开发及其他等四大

类，合计投入援藏资金约1.6亿元。

其中，涵盖了农村示范点建设、农村饮水

解困、城市环境整治、江孜县人民医院设施设

备改造、老年福利院建设、城区有线电视数字

化配套、《江孜印迹》大型实景剧编排、现代农

业园区建设、人才培训、基层党建示范基地建

设等共36个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第七批援藏干部江孜小

组成员平均年龄42岁，全部是正科级以上干

部，其中有 3名博士。针对“一区对一县”的

包县制的援藏模式，9人分别来自区府办、环

保局、农委等部门单位，到西藏后分管各自原

本对口的工作，术业专攻。

“三年里，最大的感受，是我们为江孜的

进一步发展打了一点基础。”担任江孜县县委

书记的孙嘉丰说。

江孜的“基础”正越来越牢固。路宽了，

城市干净了；农村里的藏民喝上了干净的水；

重建的藏改乡小学改善了孩子们的学习环

境；改建后的江孜县人民医院成为全区第一

个县级层面二级甲等医院……

而这些改变的背后，离不开浦东援藏干

部的付出。

2013 年的 3 月，为了给江孜海拔最高、

条件最苦的一个村落寻找水源，担任江孜县

副县长、援建项目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李荣，

作为水利工程学博士，和县水利局的工作人

员翻越一座海拔 5700 米的山，历经缺氧和

高寒的艰辛，最终在雪山的另一头找到了水

源。

援藏干部朱华忠兼任县卫生服务中

心主任和县人民医院院长，曾用 2 个月的

时间，行车 700 公里，走访 19 个乡镇的卫

生院和卫生。2014 年起，在他的牵线下，

先后有 10 多个来自农牧区的先天性髋关

节脱位患儿，被送往上海免费接受髋关节

再造手术。

进藏 3年，浦东的援藏干部为江孜县带

去的不止是一个个项目，更重要的还有自我

造血的能力，和两地间的情谊。

2014 年的 8 月 16 日，大型歌舞实景剧

《江孜印迹》首演。这是由浦东援藏项目出资

1800余万元打造的江孜文化旅游产品，也是

西藏唯一的县级大型实景剧演出，由近 300
名当地农牧民担任演员，目的就是为了留住

游客，同时实现本地藏民的增收。2013年的

一项数据显示，江孜的旅游人次为 13万人，

但只有 3人留下过夜。有了《江孜印迹》以

后，游客不再只是“路过”，而藏族大爷“拉头

牦牛出来转一圈就有工资了”。

除了旅游业，在红河谷现代农业示范区

里，标准化的日光温室、西藏自治区内最先进

的机械化育苗中心等，从无到有。30多种蔬

果和现代种植技术被“引进来”，江孜种植的

高原灵芝和各种珍稀菌菇“走”出高原，带来

财富。

6月 21日那天，自发来送行的当地干部

站满了县政府的大院，紧紧的拥抱，洁白的哈

达，见证了不舍。3年的共事让双方结下了

深切的情谊。

谈起 3年中最大的遗憾，是援藏干部们

对家人的亏欠。

在江孜县担任住建局副局长的孟岩，爱

人待产，直到推进产房的一刻，他才匆匆打

“飞的”赶到；援藏干部每年有休假时间，但作

为领队，孙嘉丰不得不长期坚守岗位，甚至没

见上奶奶最后一面；任江孜县发改委副主任

的刘小松，隐忍忠孝两难全的悲痛，错过了与

老父亲最后的告别。

3年的高原生活，对援藏干部的身体造

成不可逆的影响。因为长期缺氧，血液回流

给心脏造成强烈的负担。

瘦了，黑了，头发少了，心脏大了。

尽管如此，“不后悔”却是浦东援藏干部

们共同的心声。

三年援藏，于我而言，既是人生历

练，更是党性的锤炼；既是责任担当，更

是境界提升。

三年前，我们选择了远方，也迈开了
走向远方的脚步。

2013年 6月 16日，我受组织选派离

沪赴藏。这一刻起，我明白自己肩上的

新担子：从此，我将带领我们第七批援藏

干部江孜小组的成员们，用三年的时间，

回答好“进藏为什么？在藏干什么？离

藏留什么？”这一命题，诠释好上海干部、

浦东干部的形象与担当。

身处江孜，现实让我们吃了一惊：全

县仅有人口 7万，年财政收入更只有区

区 1882万元。更现实的是，高原反应还

是如期而至。到江孜的头一个月，我们

就在高原反应与高强度工作交替中度

过，跑基层，访群众，听汇报，理思路，跑

遍了全县 19个乡镇和部分村户，晒黑了

脸，记满了流水账，摸清了“家底”。最

初，比工作更难更艰苦的，是要克服心理

上的负面情绪，9名男儿，哪个不是家里

的“顶梁柱”？！自此远别 4400多公里，

对家人的牵挂、担心，甚至愧疚，时不时

会涌上心头。有些同志高反严重，甚至

都去住院挂盐水，但是他们怕家里人担

心，都瞒着家里，打电话时还强撑着让声

音显得轻松点。这三年，有同志的亲人

过世、有同志亲人大病动手术，也有同志

孩子出生，更有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事

情和困难，但是同志们的家属都默默地

克服着，互相关心、鼓励、帮助着走了过

来，为在藏工作的丈夫解除后顾之忧。

再度回味那段日子，只想表达：三年

进藏“江孜有我”的支撑，正是我们的组

织、我们的爱人“家里有我”的默默关心

与无私奉献。

三年中，所做一切，都为了“洁白的
哈达”与“那一口酥油茶”。

三年里，我们收获最多的就是哈达，

这是一份敬意，更是一份信任。三年里，

第七组的全体同志都把自己当作江孜一

员，大家都说：“只有把这里当成自己的

家，把这里的人民当成自己的亲人，对这

里的一切投入真挚的感情，我们的工作

才能有依有靠、有所作为”。我们每个同

志都联系了 2-3户困难户，还资助结对

了江孜孤儿院。在江孜三年，我们从来

没有感觉到陌生过，走村入户更是深深

感受到当地农牧民的热情，把你当亲人

一样的感觉是最好礼遇。

刚到江孜，时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日喀则地委书记丹增朗杰也到江孜

调研，指出江孜这几年发展有所滞后，必

须要真抓实干，尽快出成绩。我们与县里

达成共识，提出了现代农业强县、教育科

技兴县、文化旅游富县的发展思路。当我

们把调研成果报送区委、区府时，晓明书

记作了专题批示，希望江孜小组会同当地

同志一起认真谋划好援建项目，造福江孜

人民，为上海争光，为浦东争气。

三年中，很欣慰我们九名同志没有

辜负当地干部群众的期望，圆满了完成

了各项援藏任务。今年江孜第二中学的

中考成绩再传捷报，上内地班的学生为

132人，而 2013年时只有 28人。我们打

造了西藏第一个县级二甲医院，备受各

方争议的医疗水平和服务态度有了极大

的改观。在援藏项目上我们着重突出文

化旅游和现代农业这两个产业项目，目

前上演的《江孜印迹》实景剧有正式演员

和群众演员近 300人，除 60名民间艺术

团演员，其他都是来自于江孜 19个乡镇

的普通群众，这样就意味着有 200个家

庭会因实景剧的上演而收益。2014年 9
月红河谷现代农业示范区初步建成后，

次年向 9 个乡镇 600 多户农民提供 100
多万株蔬菜种苗，人均年增收约800元。

数字，相对生硬；但情感，质朴真

诚。援藏三年，总有朋友问起“援藏怎么

样”？我总是真切地说，援藏工作很有必

要，因为这不是简单的给西藏支援点钱

和项目，而是真正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

交往交融。也正是如此，援藏三年，我们

工作目的越来越纯粹，就是为了回馈当

地农牧民、对得起他们敬给我们的那么

多哈达与酥油茶。

三年后，最想表达的是：援藏无悔。
3年，在距离浦东4400多公里、海拔

4000多米的高原上，我们9名同志坚守、

耕耘了1095天。今天，回到浦东，站在这

里，很想对大家说的是：援藏是一场团体

赛，感谢后方的支持。三年里，我们每次

从江孜回来，到区委、区政府和各部门、

各单位走访，申请支持，大家都是那么慷

慨。也正是有了各方面的鼎力支持，我

们才能建成红河谷现代农业示范区，有

了西藏第一个县级层面的实景剧——

《江孜印迹》，有了覆盖县城和周边乡镇

2500户居民的数字电视工程，有了完整

展示西藏抗英历史的抗英纪念馆……

援藏，也是一场接力赛。“每一批援

藏的人，终究是要走的”，三年时间很短，

我们要为、能为当地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这是一项“一棒接一棒”的事业，是一项

“只有开始，没有结束”的事业。现在第

八批援藏干部也已经到位。站在黄浦江

畔，看着这美轮美奂的滨江夜景，我们还

常常想起雪域高原的蓝天白云、五彩经

幡，耳边似乎萦绕着天籁之音。我想，这

份担当成就的人生画卷，这份情感缔结

的高愿眷恋，这份使命锻造的坚忍力量，

已经渗入我们的骨髓，支撑我们走得更

远！援藏，无悔的选择、无悔的人生！

三年援藏路，有苦有乐，有悲有喜。

我的老家在江西一个小县城，年迈

的父母亲在那里生活。2013年 6月出发

前，老父亲已经 83 岁高龄，中风也已多

年，生活全靠母亲照料。我放心不下，专

程回老家探望，父亲紧紧握住我的手说：

“小松，不要惦记家里，安心工作！”

2015年的春节回家探亲，父亲身体

不是很好，精神也大不如前，我想留下来

多陪他几天，可是善解人意的父亲多次

敦促我早点出发。刚到金华，收到父亲

病危的消息，我连忙掉转车头一路狂飙，

还是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父亲丧事

尚未完全处理完毕，过完“头七”，母亲怕

耽误我工作，催促我尽快返藏。那个时

候，多想把她接到上海好好陪伴她！

但是，母亲说不习惯大城市的生活，

我知道她是不想给我添麻烦，因为我的

儿子即将升入初二，学习压力比较大，又

正处于叛逆期，我的妻子在外企任职，工

作强度很大，一个人又当妈来又当爸，着

实不易！2015年 6月，儿子临近中考，有

一次，大概是备考压力大，儿子在视频时

哭着对我喊：“爸爸是逃兵，在我最需要

你的时候，你却不在，我恨你！”那一刻，

我五味杂陈，无言以对，只能彷徨面壁。

其实，我们团队的 9位同志，哪个家

里不是如此！这个年纪，都是上有老，下

有小，全家都指望着我们。选择援藏，我

们不是没有顾虑，不是没有担心，不是没

有牵挂。但是，既然选择援藏，就必须有

所付出，有所牺牲，没有国，哪有家！

三年前，从上海启程，飞向被誉为

“世界屋脊”的时候，还没欣赏到高原的

美丽风光，却先领略了它的狰狞恐怖：在

我们从拉萨机场赶往日喀则的路上，中

途下车休息时，我突然呼吸困难，双脚仿

佛踩在棉花上，跟着眼前一黑，便失去了

知觉。醒过来的时候，我躺在座椅上，鼻

孔里插着输氧管，周围是随队领导和援

藏兄弟关切的脸。

随后的日子，虽然头痛欲裂、腹泻呕

吐、胸闷气短、整宿整宿的失眠，但我还

是顽强地挺了过来。既然选择来援藏，

就不是来享福的，而是来干事的，是来磨

炼自己的，把援藏作为一种修行，一份责

任，一种使命。抵达江孜后，稍做休整，

我和项目组的另外两位援藏同志就开始

了实地调研。记得有一次去海拔5100米

的龙马乡卓庆村，那是一条刚修的简易

盘山土路，越走越险，一侧是嶙峋的岩石

高悬头顶，似乎时刻要掉下来；一侧是深

不见底的山谷，开到半山腰，汽车抛锚

了。大家只能下车徒步，稀薄的氧气让

我们三步一喘，还得提防不时滚落的碎

石，爬了差不多 1公里到达山顶时，我们

再也坚持不住了，顾不上遍地的牦牛粪，

扑通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喘气。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用

20余天走遍了全县所有乡镇。有了第一

手的调研资料，还需要尽快形成调研报

告，明确援藏工作思路和项目。因为时

间不等人，我鼻子里塞着氧气管，写到凌

晨两三点是常事。经过十多个昼夜的撰

写、修改及广泛听取意见，援藏项目的调

研报告如期完成，为江孜县第七批援藏

工作确定总体思路和目标打下了基础。

经过3年的努力，江孜的面貌改变了

许多：一个个援藏项目拔地而起，尤其是

看到长年喝不到干净水的农牧民，终于

喝上了清冽的井水；看到孩子们搬进了

宽敞明亮的现代化教室；看到游客们在

夜晚宗山城堡的灯光照耀下，和藏族百

姓一起在修葺一新的宗山广场跳起欢快

的“锅庄舞”；看到观众们观看《江孜印

迹》演出时的震撼鼓舞……《新闻联播》

和《焦点访谈》栏目也先后报道过我们取

得的成果，我们9名浦东干部组成的江孜

援藏小组也获得了 2015年上海市“模范

集体”光荣称号，这是上海市对口支援20
年来第一个获此殊荣的援藏工作组。

西藏归来，我依然经常梦见江孜，梦

见那一面面五星红旗，梦见那一张张藏

族同胞的笑脸。我想，在我的生命里，将

永远烙上雪域高原的印记，那是我人生

中最为精彩，最为难忘，最可宝贵的一份

财富，也是永远激励我勇往前行、铭记终

生的家国梦！

援藏，谱写人生最美丽的画卷

孙嘉丰
上海市第七批

援藏干部江孜小组
组长，援藏期间担任
江孜县县委书记

援藏，家国情怀中无悔的抉择

刘小松
援藏期间担任江

孜县发改委副主任
援藏很艰苦，但是很值得，因为我用共

产党员和人民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

边疆教育事业做出了一点贡献。

在海拔近 4100米的江孜，七月盛夏着

棉衣，三更失眠倚寒窗，是我们生活的常

态。高原上气候干燥，导致鼻腔黏膜堵塞，

诱发慢性鼻炎，对呼吸和睡眠造成了很大

的影响。每天早上起床，鼻子里都黏着厚

厚的血块。为此，我的床头常放着两杯水，

一杯用来喝，另一杯则在呼吸不通畅被憋

醒后，用来滋润鼻腔。

尽管身处这样的环境，组织上交给我

们的重任、当地藏民对我们的期待，让我们

咬紧牙关，挺了下来。

还记得刚到江孜的时候去基层调研。

我和孙书记从县城出发，绕了100多公里的

盘山路，去加克西乡查看情况。这个乡平

均海拔4700米，只有三个自然村，总人口不

到200人，自然条件极其恶劣。令我没想到

的是，还没走近学校，就远远听到了孩子们

朗朗的读书声。更让我难忘的，是那些孩

子的模样，零下 30多度的严寒，让他们的

小脸蛋上全是皲裂的痕迹，握着课本的小

手冻得通红，手背上厚厚的一层灰，看不见

原本的肤色。

回到县城，我把这情况跟同志们说

了。于是，一份投入 20多万元的改造计划

书就出炉了。没多久，新的暖廊建成了，孩

子们再也不必忍受严寒，可以温暖安心地

休息、玩耍了。2014年，在加克西乡小学故

事的影响下，我们牵线搭桥，由浦东团区委

和区教育局启动了“暖心接力”计划，不到

两个月时间，为 7300多名江孜县的所有小

学生，募集到了过冬衣物。第二年，暖心接

力的计划依然在持续。

孩子们特别懂得感恩。以后我每次去

看望他们，远远的，不用老师教，孩子们主

动给我敬礼：上海老师好！每当这时，我总

是眼含热泪：付出的再多，也值了。

陶行知先生曾说：“爱是一种伟大的力

量，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三年来我不断实

践“爱的教育”，努力用关爱去点亮一个又

一个农牧民家庭新的希望。

在援藏项目推进中，我们筹建了江孜

县教师培训中心，按照互联网+教育的思路

搭建了远程网络培训平台，解决了当地

1000多名教师的在职培训问题。

三年里，我只要一有空，就会去教室里

听课，总共听了三百多节课，江孜二中的师

生们送给我一个绰号，叫“听课校长”。在

听课中，江孜二中的教研氛围也越来越浓

厚，老师们上课越来越认真。功夫不负有

心人，学校的中考成绩进步明显，连续三年

在日喀则地区 22所普通中学中名列第一，

内地西藏班的上线率不断刷新纪录。

2015年，我结对帮扶的一个学生扎西

次仁被常州一所重点高中录取，她的父母

特意从100多公里外赶着马车，带着奶渣和

牛肉干来给我献哈达，他们紧紧握住我的

手，眼含热泪用藏语说：拉脱且，感谢！

看着欢笑的藏娃，我难免会想起家中

年幼的女儿。

一人援藏，全家奉献。作为儿子，不能

对父母尽孝；作为丈夫，不能对妻子尽心；作

为父亲，不能对儿女尽责。除了身体上的考

验，援藏后，我们个个变成了“单身汉”，守着

一盏孤灯，在漫漫长夜中，辗转反侧。

我的爱人是一名中学老师，而且担任

班主任，工作负荷较重。三年里，我的缺席

让她几乎成了“单亲妈妈”，家庭的重担全

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年幼的女儿，因为

爸爸不在家，变得胆小害怕，没有安全

感。我记得半年后从西藏回来时，女儿陌

生地看着我，我想去抱她，她却躲开了，那

时别提我有多失落了！女儿虽然年幼，但

自她来江孜参观了当地的学校，并看望了

孤儿院的孩子后，她认可了爸爸的付出，回

到上海后，还用压岁钱给孤儿院的结对小

朋友买了玩具寄过去，这让我很欣慰。

在青海高原长大的我，对西藏总有一

份别样的情愫。而如今，江孜，又在我记忆

的长河中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感谢

命运的眷顾，我在攻坚克难中感悟：放飞人

生的梦想，就应当在艰难的逆风中飞扬！

用爱的教育，撑起雪域高原的暖廊

刘生金
援藏期间担任江孜

县教育局局长助理，江
孜二中党支部书记、副
校长

我是浦东妇幼保健院高危新生儿室

的一名护士。我清晰地记得，李荣第一

次从西藏回来时的情景。那是在出发半

年后，援藏干部回上海体检。那天我在

医院特别忙请不出假，李荣的姐夫去机

场接他回家，路过医院来拿家里的钥

匙。在医院楼下，我看见车里走出一个

上了年纪的人，瘦瘦的，皮肤很黑，走路

还有些摇摇晃晃。走近一看，竟然就是

李荣。才半年啊。我忍不住哭了。

回想起上海第七批援藏干部出发的

日子，2013年 6月 16日。那天，我，还有

送行队伍中很多依依不舍的家人，有了

一个新的身份：援藏干部家属，媒体称我

们为“援内助”。

三年里，援藏干部在千里之外的高

原上挥斥方遒，建功立业，而我们这些

“援内助”们，则在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中，与相思同枕、和牵挂共眠。无论何时

何地，只要一听到和江孜、西藏沾边的字

眼，心跳总会不自觉地加速。

第七批援藏干部刚进藏的时候，传

回了很多人高原反应的消息，李荣却在

电话中告诉我，他身体好。直到后来，我

们家属间一交流才知道，那时候，明明他

们每个人都在医院打点滴，却都对家人

“报喜不报忧”。援藏干部们的坚忍和付

出，作为家属，我们看在眼中，疼在心里。

回家以后，李荣总是抢着做家务。

我知道，他是心里对这个小家有愧疚。

就在李荣出发前，我体检的时候查出了

些状况，当时说是恶性肿瘤的几率很

高。李荣陪着我跑了很多家医院复诊。

一天，有个医生对我说：“没有腹水，还有

治疗的余地。”当时脑子里嗡地一下，就

什么也听不见了。我是学医的，“没有腹

水”背后的含义令人害怕。

那天李荣搀着我走出医院，他对我

说，如果能顺利手术，那么再给他三年的

时间。当时，我特别不能理解，委屈的眼

泪夺眶而出。6月4日，我在医院做了手

术，患有糖尿病的妈妈从老家赶来照顾

我，所幸活检结果是虚惊一场。两个星

期以后，李荣返藏时我从病床上爬起来

为他送别，从医院赶去送行的时候，我又

不争气地哭了，要说不委屈，那是假话。

李荣走了以后，照顾家庭的责任落

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我知道，李荣在江

孜工作不易。所以，家里的事，我全都一

个人扛下来了。我知道，江孜是李荣的

第二故乡，藏族同胞同样是他的亲人。

照顾好上海后方，这是对他最大支持！

独自承受这种艰辛的，不止我一

人。援藏干部刘生金的爱人是中学班主

任，女儿生病了，她只能在医院里一边陪

护、一边给学生改作业。援藏干部走的

时候，孟岩的爱人已经怀孕，直到推进产

房，丈夫才坐着飞机匆匆回到上海。

三年里，援内助们也结成了深厚的

友谊，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平日里，接

到与亲人相关的消息，大家乐于分享。

2014年8月，我第一次入藏探亲。因

为缺氧，整个人都像飘着似的，夜里睡不

好，去食堂吃饭，菜色很单一。这样艰苦的

环境令人有些出乎意料。很难想象，援藏

干部要克服这么多身体上的煎熬工作三

年。那一刻，我曾经的埋怨全都消散了。

三年前，李荣入藏，我曾想，他能实

现心中的梦吗？三年后，我的心中有了

明确的答案。第二次去入藏探亲，我看

到，宽阔的英雄北路上人群熙熙攘攘，街

道宽阔整洁。藏族孩子坐进了明亮而温

暖的学堂。当地农牧民热情地邀请我们

做客，拿出最好的青稞酒和酥油茶，虽然

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是从他们的眼神

中，我感受到了信赖和感激。

这些，都是援藏干部燃烧三年的青

春与汗水，交出的一张雪域答卷。我相

信，他们付出的努力，没有辜负历届援藏

干部打下的根基，也将成为下一批援藏

干部继续攀登的阶梯。

格桑花开，有我们贡献的芬芳

季淑萍
上海市第七批援

藏干部、江孜县委常
委、副县长李荣的爱人

三年相处，上海市第七批援藏干部江

孜小组兄弟们的硬气和韧性感染了我。

在我心中，他们是“不怕苦，不畏难，不怕

烦”的“三不”兄弟，我敬他们是真汉子。

第一次相会，是在县政府的大院，一

排高大友善的兄弟们就在我眼前，仿佛

巍峨的乃钦康桑雪山。我为他们献上了

哈达，却发现刚毅的面容下，每个人都已

经脸色发青、嘴唇发紫。我知道，高原反

应已经开始考验他们的身体。寒暄中，

大家都劝慰他们先适应几天，再动身调

研。可令我们吃惊的是，他们简单地安

顿了一下，第一时间就开始了工作。

循着日喀则市委和江孜县委确定的

“现代农业立县、科技教育兴县、文化旅

游富县”总体思路，嘉丰书记带着兄弟们

多次来到大山深处的偏远农村调研，与

农牧民吃住在一起。驻村的时候，大家

跟农牧民一待就是一个星期，上牧场、下

田地，切身了解需要解决的问题。偏远

的农村，牧民们家家都用晒干的牛粪烧

锅取暖。调研时，大家饿了在农民家中

搭个伙，连蒸出来的馒头都带着牛粪

味。我们都有些过意不去，可浦东小组

的同志们却坚持下来了。临走的时候，

还把清洁用水、整修道路等群众急切的

需求带了回去。在浦东小组的不懈努力

下，3年时间内，县里立项投入1200多万

元，解决了18个山沟村5000多名农牧民

的吃用水难题。

如何挖掘旅游文化资源，让贫瘠的土

地焕发出活力光彩，浦东小组的干部们动

足了脑筋。紫金乡，江孜县有名的贫困

乡，全乡291名农民，青壮年外出打工，空

心化严重，找不到脱贫致富的出路。经过

详细调研，浦东小组的干部们了解到，紫

金乡辖区的紫金山上存有藏王宫遗址，具

有很高的历史文物保护价值，周围又是风

景秀丽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

从2014年1月起，“紫金湿地公园及

藏王宫遗址景区”立项方案完成了，县里

财政配套资金启动了，浦东小组的干部

们还从北京请来了规划专家整体论证。

随着一个以紫金湿地、紫金寺遗址、藏王

宫遗址为核心的文化旅游景区落成，周

边的帕拉庄园后花园和宗山古堡也得到

了复原维修，乡民们就近在景区的住宿、

餐饮和向导等岗位上找到了合适的工

作。今年 1月，藏王宫遗址景区二期已

经立项。作为江孜县的首个国家 4A级

景区，遗址公园成为了江孜文化旅游和

农民增收的一张新名片。

我曾问过臻宇同志，为什么援藏干

部工作起来都这么急？他说，浦东的精

神就是“只争朝夕”，大家急的是，短短三

年，怎么完成浦东区委、区政府委派的任

务？怎么实现江孜老百姓的期许？

江孜第一个实景剧《江孜印迹》，从

2013年8月立项，到2014年4月排练，再

到 8月 15日江孜抗英 110周年纪念时公

演，时间之紧前所未见。冲刺阶段，参演

的农牧民天天加班排练，有了罢演情

绪。张裔主任一行连夜做演员的思想工

作，终于化解了演出团队的情绪。首演

中，原生态的文化盛宴取得了巨大成功，

一批江孜籍老干部、当地农牧民看得热

泪盈眶，演员们也含着泪表演。两年多

来，300多场的精彩呈现，给农牧民们带

来实在的好处，也让本地群众深入认识

了自己的家乡，还带动了民族手工业、高

原特色农牧产品的销售，文化旅游业已

逐渐成为江孜富民强县的主导产业。

三年结束了。浦东干部们“不怕苦，

不畏难，不怕烦”的精神，我们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他们带来了项目，提高了百

姓收入，也给我们带来了观念的更新、思

想的触动。他们离开的那天，我们再次

献上一条哈达。圣洁的白色，饱含着雪

域高原1000多个日夜的感激和深情。

感恩我的“三不”兄弟们

格桑达瓦
西藏江孜县旅

游局副局长

2016年3月，江孜小组在宗山广场集体合影。 □援藏干部江孜小组/供图

发展中的江孜县城 □援藏干部江孜小组/供图

浦东援藏干部解决了不少村庄的饮水问题。
□援藏干部江孜小组/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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